
乐观看待中国经济未来 

 

在访学期间，笔者拜访了一些美国本地的经济学家，向他们请教过关于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问题。美国

的各大媒体和网络上也有许多关于中国经济的文章和访谈。总体而言，这些专家学者和媒体报道都表现

出了一些对中国经济走势的担忧。总结起来，这些文章的主要观点包括以下几点。 

一是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旧有模式已经走到尽头，未来增长速度会显著降低。对于增速将会降低到

什么程度，不同经济学家的预测有一定的区别，但是都比我们设定的6.5%的增长目标低一些。例如，哈

佛大学经济系的乔根森教授认为正常情况下会降低到5%左右，而罗伯特·巴罗测算的结果是降低到4%左

右或者更低。 

二是认为中国经济的债务问题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甚至可能对全球经济稳定发展产生负面冲击。鲁

吉·夏尔马基于世界各国的历史经验，判断中国经济债务率近几年的快速增长尽管有助于稳定住短期增

长速度，但是会拖累未来一段时期的经济增速，极端的情况下甚至可能导致金融危机。而且，如果人为

地将短期经济增速推高，将可能加重债务问题。不过，马丁·费尔德斯坦、德怀特·铂金斯等著名经济

学家都认为出现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不大，因为虽然中国金融体系的效率比较低，但是可控性还是比较强

的。即使采用通货膨胀的方式来解决，也比金融危机好一些。 

三是认为推进市场化改革会有利于缓解经济的“硬着陆”，但是不相信中国的改革会顺利推进。在这些

学者看来，市场化的改革会释放出更多的生产要素和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因而有利于稳定增长速度和调

节经济结构，实现更有质量的发展。他们提出的药方包括以金融体系改革提高资本效率、以国有企业改

革扩大投资机会、以土地制度改革释放更多劳动力、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消费比重以及推进政府体

系改革等等。但很多经济学家都认为这些改革不太可能同时发生，因此对中国经济前景持谨慎态度。 

四是认为尽管把维持增长的希望放在科技进步和创新上，但是中国的科研、教育等制度和内在的传

统文化不利于激发创新活动。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科研制度比较死板，等级森严而且互相交流较少，不

允许挑战权威，不利于产生新观点和想法。教育制度也是标准化有余、灵活性不足，属于擅长应付考试

而不是激发研究兴趣的教育模式，会扼杀一些有创造力的人才。中国传统文化比较强调服从和维持自上

而下的社会结构，也不利于创新。 

我们不否认目前中国经济面临一些困难，前述的一些观点也确实切中了部分关键问题，但是都不足

以成为“唱衰中国”的理由。中国经济的大船也许会遇到逆风，但是绝不会因此而倒退。 

首先，且不说中国在2016年上半年取得了6.7%的增长速度，即使按照一些美国经济学家预测的5%的

速度增长，也已经是很高的增速了。而且，经济增长速度也并不完全是越高越好。经济学研究的是如何

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而国内生产总值（GDP）反映的是一个经济体的总产出，并不反映投入

了多少资源能源、造成了多少污染和灾难，因此，二者的理念是不同的。即使GDP增速不高，只要是投

入有所减少，仍然反映出经济发展质量的改善，而这恰恰正是当前中国发展阶段所应追求的目标。 

其次，债务问题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意义并不相同。中国依然是发展中国家，长期来看一定

有潜力、有时间来解决债务问题。对于日本以及一些欧洲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已经不可能太快，而

其政治制度也使得老百姓不太可能牺牲自身利益为政府还债，过高的债务率问题几乎已经看不到有什么

正常解决的可能性。中国则不然，我们与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差距还比较大，还有很高的增长潜力，只

要管控好短期风险并持续推进金融体系改革，债务问题可以在发展中逐步解决。 

再次，全面深化改革已经形成社会共识，不可能出现方向性逆转。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深化改革

进行了全面部署，四中全会又做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决定，这都表明了中国将不断深化市场化

改革的理念和信心。辩证地看，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暂时困难终究会转化为深化改革的动力。 

第四，互联网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发展正在深刻改变中国的创新文化。强调“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并不是要鼓励所有人都参与创业、尤其是失败率较高的高技术创业，而是要发挥草根大众的创造

力和积极性，改变传统的思维方式和社会结构，实现“自下而上”的创新创业。这对培养创新文化和创

新型社会具有非常重要的积极意义。而且，除了激发新商业模式之外，互联网的发展也为培养创新文化



提供了非常好的土壤。一方面，网民可以通过互联网获得更多的知识和信息，这使人力资本不断提升；

另一方面，各种讨论区和社交群给了不同背景的网民进行交流和讨论的虚拟空间和平台，而互动和交流

恰恰是创新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假以时日，中国一代一代的年轻人将越来越具有创新理念，并终将形

成有中国特色的创新文化。 


